洞穴之喻
柏拉图
苏：接下来让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实质比作下述情形。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跟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地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焚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软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象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
格：我看见了。
苏：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它资料制造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谈话。
格：你说的是一个奇特的比方和一些独特的囚徒。
苏：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你且说说看，你认为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而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或错误们的什么呢？
格：如果他们一辈子头颈被限度了不能滚动，他们又怎样能看到别的什么呢？
苏：那么，后面路上人举着过去的东西，除了它们的阴影而外，囚徒们能看到它们别的什么吗？
格：当然不能。
苏：那么，如果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不以为，他们会判断，他们在讲自己所看到的暗影时是在讲真物自身吗？
格：必定如斯。
苏：又，如果一个过路人发出声音，引起囚徒对面洞壁的回声，你不认为，囚徒们会断定，这是他们对面洞壁上挪动的阴影发出的吗？
格：他们一定会这样断定的。
苏：因此无疑，这种人不会想到，上述事物除阴影而外还有什么别的着实。
格：无疑的。
苏：那么，请假想一下，如果他们被解除禁锢，改正迷误，你认为这时他们会怎样呢？如果然的产生如下的事情：其中有一人被解除了枷锁，被迫突然站了起来，转头环视，走动，仰头探访火光，你认为这时他会怎么呢？他在做这些动作时会感到疼痛的，并且，因为目眩潦乱，他无奈看见那些他原来只看见其阴影的实物。如果有人告知他，说他过去惯常看到的全然是虚伪，现在他由于被扭向了比较真实的器物，比较地濒临了真实 未审，所见比较真实了，你认为他听了这话会说些什么呢？如果再有人把墙头上从前的每一器物指给他看，并且逼他说出那是些什么，你不认为，这时他会不知说什么是好，并且认为他过去所看到的阴影比现在所看到的实物更实在吗？
格：更真实得多呀！
苏：如果他被迫看火光本身，他的眼睛会觉得苦楚，他会回身走开，仍然逃向那些他可能看清而且确实认为比人家所唆使的什物还更明白更切实的影象的。不是吗？
格：会这样的。
苏：再说，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一条峻峭曲折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的阳光，不让他半途退回去，他会觉得这样被强制着走很痛苦，并且感到恼火；当他来到阳光下时，他会觉得面前金星乱蹦金蛇乱串，以至无法看见任何一个现在被称为真实的事物的。你不认为会这样吗？
格：噢，的确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见的。
苏：因此我认为，要他能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得见东西，大概须要有一个逐步习惯的过程。首先大概看阴影是最容易，其次要数看人和其他东西在水中的倒影容易，再次是看东西本身；经由这些之后他大概会认为在夜里察看天象和天空本身，看月光和星光，比白天看太阳和太阳光容易。
格：当然啰。
苏：这样一来，我认为，他大略终于就能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他的本相了，就能够不用通过水中的倒影或影象，或任何其余媒介中显示出的影象看它了，就可以在它原来的处所就其本身看见其原形了。
格：这是必定的。
苏：接着他或许对此已经可以得出结论了：造成四季交替和年纪周期，主宰可见世界所有事物的恰是这个太阳，它也就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波折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
格：显然，他大概会接着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如果他回忆自己当初的洞居、那个时候的智力程度，以及禁锢中的伙伴们，你不认为，他会庆幸自己的这一变迁，而替搭档们遗憾吗？
格：确切会的。
苏：如果囚徒们之间曾有过某种选举，也有人在其中博得过尊荣，而那些敏于鉴别而且最能记住过往影象的惯常顺序，因而最能预言后面还有什么影象会跟上来的人还得到过嘉奖，你认为这个既已解放了的人他会再热衷于这种奖赏吗？对那些受到囚徒们尊敬并成了他们首领的人，他会意怀嫉妒，和他们争取那里的权利位置吗？或者，还是会象荷马所说的那样，他宁愿活在人间上做一个穷人的奴隶，受苦受难，也不愿和囚徒们有独特看法，再过他们那种生活呢？
格：我想，他会情愿忍耐任何痛楚也不愿再过阶下囚生涯的。
苏：如果他又回到地穴中坐在他原来的地位上，你认为会怎么样呢？他因为忽然地分开阳光走进地穴，他的眼睛不会因黑暗而变得什么也看不见吗？
格：一定是这样的。
苏：这时他的视力还很含混，还没来得及习惯于黑暗——再习惯于黑暗所需的时光也不会是很短的。如果有人趁这时就要他和那些始终禁锢在地穴中的人们较量一下“评估影象”，他不会受到笑话吗？人家不会说他到上面去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不会说甚至连起一个往上去的动机都是不值得的吗？要是把那个盘算开释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的人逮住杀掉是可以的话，他们不会杀掉他吗？
格：他们一定会的。
苏：心爱的格劳孔，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比喻全部儿地利用到前面讲过的事情上去，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进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懂得对了我的这一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说明。至于这一解释本身是不是对，这是只有神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我感到，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尽力才干最后看见的货色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发明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谛和理性的决议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家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感性的，一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格：就我所能懂得的而言，我都批准。
苏：那么来吧，你也来赞成我下述的见地吧，而且在看到下述情形时别感到奇怪吧：那些已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乐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盼望勾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如果我们的比喻是适合的话，这种情况应当是不奇异的。
格：是不足为怪的。
苏：再说，如果有人从神圣的视察再回到人事；他在还看不见东西还没有变得足够地习惯于黑暗环境时，就被迫在法庭上或其它什么地方同人家争讼关于正义的影子或发生影子的偶像，争辩从未见过正义本身的人头脑里关于正义的观点。如果他在这样做时显得样子很丢脸举止极可笑，你认为值得奇怪吗？
格：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苏：然而，凡有脑筋的人都会记得，眼睛有性质不同的两种迷盲，它们是由两种相应的起因引起的：一是由亮处到了暗处，另一是由暗处到了亮处。凡有头脑的人也都会信任，灵魂也能出现同样的情形。他在看到某个灵魂发生迷盲不能看清事物时，不会不加考虑就予以讥笑的，他会考核一下，灵魂的视觉是因为离开了较光明的生活被不习惯的黑暗迷误了的呢，还是由于离开了无知的黑暗进入了比较光亮的世界，益生元与人体健康。，较大的亮光使它失去了视觉的呢？于是他会认为一种经验与生活道路是幸福的，另一种教训与生活途径是可怜的；如果他想笑一笑的话，那么从下面到上面去的那一种是不迭从上面的亮处到下面来的这一种好笑的。
格：你说的十分有情理。
苏：假如这是准确的，那么对于这些事，咱们就必需有如下的见解：教导实际上并不象某些人在本人的职业中所声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本来不的知识灌注到灵魂里去，好象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
格：他们确曾有过这种说法。
苏：但是我们现在的论证阐明，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葛根。，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象眼睛。——整个身体不转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其实中最晶莹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是这样吧？
格：是的。
苏：于是这方面或者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即一种使灵魂尽可能轻易尽可能有效地转向的技能。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确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掌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此千方百计努力促使它转向。
格：很可能有这种技巧。
苏：因此，灵魂的其它所谓美德好像近于身体的优点，身体的优点确实不是身材里本来就有的，是后天的教育和实际培育起来的。但是心灵的长处仿佛确实有比拟神圣的性质，是一种永远不会损失才能的东西；因所取的方向不同，它可以变得有用而有利也可以变得无用而有害。有一种通常被说成是机警的坏人。你有没有注意过，他们的眼光是如许敏锐？他们的灵魂是小的，但是在那些受到他们留神的事件上，他们的视力是够尖利的。他们的“小”不在于视力贫弱，而在于视力被迫服务于恶，成果是，他们的视力愈敛锐，恶事就也做得愈多。
格：这是真的。
苏：但是，假设这种灵魂的这一局部从小就已得到锻炼，已经因而犹如释去了重负，——这种重负是这个变更世界里所本有的，是拖住人们灵魂的视力使它只能看见下面事物的那些感官的纵欲如贪食之类所紧缠在人们身上的。——假设重负已释，这同一些人的灵魂的统一部门被扭向了真理，它们看真理就会有同样灵敏的视力，象现在看它们面向的事物时那样。
格：很可能的。
苏：那么，没受过教育不知道真理的人和被容许毕生完整从事知识研讨的人，都是不能胜任管理国家的。这个论断不也是很对的，而且仍是上述实践的必定结论吗？由于没受过教育的人不能把自己的全体公私运动都集中于一个生活目的；而知识分子又不能被迫地做任何实际的事情，而是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设想自己已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乐园了。
格：对。
苏：因此，我们作为这个国度的树立者的职责，就是要迫使最好的灵魂到达我们前面说是最高的常识，看见善，并回升到那个高度；而当他们已达到这个高度并且看够了时，我们不让他们象当初允许他们做的那样。
格：什么意思？
苏：逗留在上面不愿再下到囚徒中去，和他们同劳苦共声誉，不管大小。
格：你这是说我们要勉强他们，让他们过较初级的生活了，在他们能过较高等生活的时候？
苏：友人，你又忘了，我们的破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层的特别幸福，而是为了造玉成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应用压服或强迫，使全部公民彼此协协调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群体供给的好处让大家分享。而它在城邦里培养这样的人，其目标就在于让他们不致各行其是，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
格：我忘了。你的话很对。
苏：那么，格劳孔，你得看到，我们对我们之中呈现的哲学家也不会是不公平的；我们逼迫他们关怀和护卫其它国民的主意也是公正的。我们将告诉他们：“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加入辛劳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造就造就的；一切白手起家不是被培养而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没有热切要回报培养之恩的心境，那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你们——既为你们自己也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首脑；你们受到了比别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参加两种生活。因此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别人同住，习惯于观看隐约影象。须知，一经习惯，你就会比他们看得清晰不知多少倍的，就能分辨各种不同的影子，并且晓得影子所反应的东西的，因为你已经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气者的真实。因此我们的国家将被我们和你们苏醒地管理着，而不是象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被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相互殴斗，为权力——被当作最大的善者——而彼此争吵的人统治着。事实是：在但凡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情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固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
格：一定的。
苏：那么，我们的学生听到我们的这种话时，还会不遵从，还会在轮到每个人值班时拒绝分担管理国家的辛苦吗（当然另一方面，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们还是被许可一起住在上面的）？
格：谢绝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在向正义的人提出正义的请求。但是，和当前每个国家中的统治者相反，他们担负公职一定是把它当作一种责无旁贷的事情对待的。
苏：事实上，敬爱的朋友，只有当你能为你们将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治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能力有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须的那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个人福利匮乏的穷人，那么，当他们投身公务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要从中牟取自己的利益，如果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
格：再正确不外。
苏：除了真正的哲学生活而外，你还能举出别的什么能鄙弃政治权力的？
格：确实举不出来。
苏：但是我们就是要不爱权力的人掌权。否则就会涌现对手之间的争斗。
格：一定的。
苏：那么，除了那些最知道如何可使国家得到最好管理的人，那些有其他报酬可得，有比政治生活更好的生活的人而外，还有什么别的人你可以迫使他们负责护卫城邦的呢？
格：再没有别的人了。
